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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语教学中笔者发现蒙古学生常常出现各种语法误用问题，其原因可概括为，一是蒙汉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导致误用；二是蒙汉两种语言观念（特别是词义和语法观念）的差异导致误用。本文将探讨在教学中如何纠正学生的语法混合使用现象，并从这个特定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学生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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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几年来，蒙古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十年，各校汉语学生的人数都成倍地长。对汉语教学方法、汉语教材和教师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汉语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语病并予以纠正似乎并不难，但不能说出原因，统统归之于“ 不合习惯”是在学生面前树立不起威信来的。那么怎么才能让学生真正地学会呢？关键在于弄清学生语病的主要根源。
   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在汉语教学中学生出现的语法混合用以及我们是怎么纠正的本文将探讨在教学中如何纠正学生的语法混合使用现象，并从这个特定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学生汉语水平。我们蒙古国立教育大学自从1993年开设汉语课程以来，累积了不少的经验，笔者在自己的切身经历和十几年的教学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汉语教学中蒙古汉语学习者所遇到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笔者一方面参考其他汉语教师的作法，另一方面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做一些研究工作。现将这些记录归纳并整理如下。
    我们大学的汉语初学者年龄一般是18-24岁，他们以前也学过一门外语，比如英语、俄语等等。据我们了解，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容易掌握一些语法方面的知识，不过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他们学习汉语时遇到的汉语语法问题很多。我们把他们的问题归纳了一下。他们不容易掌握的部分主要是词法和句型两个方面。我们的汉语教学的语法项目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词法，包括各种词类的使用；另一类是句法，即汉语教学中表现为句型的教学。

一、词类误用    
    在蒙古学习者的汉语语法研究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蒙古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语法化的语言，它有着完整性的语法体系，看到一个普通的词明显就会知道它词类，因为蒙语里后缀成分都会表明这个词属于哪类的，而汉语里一个词单独出现时分不出来属于哪个词类，这个现象给汉语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困难。

（一）实词误用    
   蒙古人汉语实词的误用一般会集中在副词和动词上，很少涉及其它词类。
1.副词的误用
   在词语混合用研究中，副词所占的比例最高。我们调查了副词“也”的使用率和混合率，学生不清楚如何用“也”、“还”等副词。原因是蒙古语里只有一个“也”бас，而在汉语里近义词很多，特别是初学者很难分清楚这些副词的用法。
2.动词误用    
    学一门外语能够准确掌握好动词的意思是最重要的。外语学习者即使不知道名词等词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影响表达。因为用代词可以代替这些词，而不知道动作是不行的。我们认为蒙古学生动词误用的主要原因如下：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误用；名词和动词的误用；动词和形容词的误用；离合动词的误用；系动词“是”的误用；动词冗余使用；词义不明造成的误用；母语动词误用为汉语动词，对每种类型都进行举例分析。此外，我们对动词重叠式也做一些观察和研究。文章对是否使用动词的重叠形式的语境进行分析，在肯定使用的前提下，再分析如何组织正确的语法结构。
（二）虚词误用
1.介词误用
蒙古语是一种附加成分的语言，只有后缀的观念，它根本就没有介词，所以蒙古学生比较难掌握的部分也是介词。语法误用类型包括遗漏、误加、错序的基础上增加。此外，还存在认知的偏差和难点句型中介词短语构建的错误。同时，我们还对此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包括母语和目的语的负迁移上既有、教师的客观方面的失误和学生主观学习策略的偏离。比如，介词“ 在” 是蒙古学生较早接触的虚词，其中还包括语序和在“把”字句中的混乱使用。
2.助词的误用
汉语助词的误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了”的分析上。作者认为，造成误用的原因是母语的负迁移和目的语的泛化。在蒙汉翻译教学的基础上，对学生的病句中出现的误用进行分类。我们是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汉蒙语的不同并分析误用原因。
我们也对蒙古学生学习结构助词“的”时的误用进行了分析和归类，并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误用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蒙古语的名词有格的变化，其中附属格后缀的意思跟“的”相近，所以很多情况下不该有“的”的地方在汉语中却使用“的”字。
3.语气词误用
我们蒙古学生使用语气词出现的偏误分为四类：遗漏、误加、多余、错位，并分析混合用的原因。

4.连词误用
   通过具体的材料对蒙古学生使用连词的误用进行分类并分析原因。

二、句型混合用
   虽然对句型混合用的研究不如词类那么丰富，但是研究范围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句式上：
（一）“使”字兼语句
    对具有中等以上蒙古学生使用“使”字兼语句出现的误用进行分类，通过汉语语法规则来分析产生误用的原因。
（二）“被”动句
    我们通过蒙汉语之间的对比对蒙古学生习得“被”动句的误用进行分析。我们主要是通过汉蒙“被”动句中主语、宾语及谓语之间的差异来找出蒙汉语的异同，并以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为学生学习的难点，同时分析误用的原因。由于对比并不全面，所以蒙古语“被”动句之间的转译规律尚未找到。我们在教学方法上，需要用“情景教学法”，在具体的语境中培养学生的语感。同时，在教学中少讲术语，不用背概念，多举例子，让学生理解为主。我们认为，这样的教学建议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三）“有”字句
  “有”字句是现代汉语教材中较少涉及的一种句型，但是在汉语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把”字句
   “把”字句是现代汉语中的特殊句式，较难掌握。对蒙古学生习得汉语的“把”字句进行误用分析。文章按照误用的性质将其分为遗漏、当用而不用、不当用而用、语序错误四类。
（五）“除了”句式
    通过对语料中“除了”句式的用例进行统计，分析了蒙古学生使用“除了”句式的情况。我们对39个误用例子进行分析，其中缺省误用占绝大多数。在缺省误用中，学生使用“除了⋯⋯也/还”出现的误用要比“除了⋯⋯都⋯⋯”比率高。因此，我们认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应当先易后难，提出在教学中要先教“除了⋯⋯都⋯⋯”的建议。我们通过实践分析提出的教学建议是十分可行的。此外，我们指出学生出现误用与教材和工具书中概括不准确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教材的编写要力求精准，不能含糊，以免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极大的不便。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对误用情况进行分析，对正确的使用例子也进行了详尽的统计。
    除了词汇和句型方面的误用之外，其它专门研究蒙古汉语学习者汉语语法误用的文章和著作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我们最后将语法误用
分为四类，即遗漏偏误、误加偏误、误代偏误和错序偏误。这种分类也成为日后许多蒙古学者进行误用分类时借鉴的方法。

三、误用的分析
    历年来从零起步学习汉语的一年制蒙古学生，在运用汉语交际的过程中总是出现许许多多的病句。这里所说的病句是指违背语言法则、违背语言组合规律的句也指没有语法错误，但没能准确表达本意、不符合事理的句子。对于病句教师都很重视，或在课堂上、或在作业中、或在辅导时指出错误所在、病因以及正确的表达方法，希望学生尽快地掌握正确的句子。这种做法是必要的。如果仅仅把病句作为纠正的对象就不够了。我们知道，出现病句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在我们的基础汉语教学中，一些相同的、相近的错误模式却自然地、习惯地在各届学生当中重演为了缩短病句延续的过程，减少病句的出现或再现率，提高正确运用汉语交际的水平，我们现在应当把病句作为研究的对象，找出导致产生病句的规律、原因，分析出病句的特点，以便改进汉语教学质量。

（一）病句的特点
   那么病句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在整理了自1993年到现在十八年间积累的数以万计的病句，发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共同性
  尽管学生的国籍、语言不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各异，但是汉语里特有的语言现象(如，补语、重叠形式、“把”字句等)却是他们学习的共同难点。
 2.差异性
 各种具体语言有它的特征，因此，操不同语言的学生在学习中碰到的问题也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就语序而言，语言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同样犯的是语序方面的错误，讲蒙古语学生常见的毛病是把汉语的定语误放在中心语的后边(“人去买东西的很多”)，造成定语与中心语错位。还有蒙古学生习惯地把汉语的宾语误放在动词的前边(“我已经饭吃了”)，造成宾语与动词错位。再以“是”字句为例，蒙古学生，就会写出不用动词“是”的句子(“我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这类具有差异性的病句主要受蒙古语影响所致，应当被列为教学的重点。
3.反复性
 病句并非一经纠正，就不再出问题了。这是因为学生不可能一下子自觉地熟练地掌握语言结构、规律，只能逐步地接近它、熟悉它。有些病句头一天改对了，第二天又用错了。有些病句经过一段时间又重现在作业上、考卷上。尤其是带有共同性、差异性的病句最容易反复，有的甚至从这个学期带到下个学期，或者从一年级带到二年级。
4.阶段性
 我们的基础汉语教学实际上是有阶段性的。入门阶段应该着眼于语音、日常生活中交际中最急需、最常用的词语，最基本、最简短的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听、说、读、写等诸种关系的转化，很自然地过渡到以语法为主、适当扩大一定数量的常用虚词、近义词等的第二阶段，顺利进入以词汇教学为主、适量增加一些常用语、固定格式、含引申用法的语言现象的第三个阶段。显而易见，教学阶段不同，学习内容必然有所侧重，病句能够充分反映不同阶段内容的特点。这里并不排斥有些病句是由于教学内容选择不当、编排不妥造成的。
5.隐蔽性
 汉语里，有些结构比较复杂、运用起来困难较多的句式是可以用语义上相应而结构上较为简单的句式来表达的。正因为如此，这种结构特殊句式的病句数量不多。能不能说这类句子学生掌握得不错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有些学生有意地回避它的缘故。比如该用反诘句“我们怎么能对狼巴特呢”时却说 “我们不能对狼巴特”。又如该用“把”字句“我已经把那件衣服放在柜子里了”，学生却用 “那件衣服我已经放在柜子里了”。
    尽管这两个常式句没有语法上的问题，但是从特定的使用场合来说，不如反诘句、“把”字句贴切达意。假若再深究下去，要求学生一定要把这两个常式句改成反诘句和“把”字句，这时，不符合常理的句子“我们怎么能不对狼巴特呢?”出来了，结构混乱的句子“已经我在柜子里把那件衣服放了”也出来了。这种看起来没有什么错误，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的句式更应引起教师的注意，绝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蒙蔽。
    此外，还整理出一类为数不小的病句。这类病句结构杂乱无章，离奇古怪，不知所云，暂不列入研究之列。

（二）病句的分类
 对举不胜举病句进行分类，目的在于使人知道在对外基础汉语教学中，学生最容易出现哪几个方面、哪些类型错误，明白错在哪里，怎样纠正。经过大量的工作，归纳出影响、妨碍学生正确地运用汉语交际的有词法的、句法的、逻辑的、标点符号四个方面的问题。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限于篇幅，每项错误一般举一个病例。
1.词法方面最常见的错误
（1）误解词义
 老师说我：“你学习有进步”。此外“说”有“责备”的意思，与原意相悖。应改成特定搭配形式“对(跟、和)…说”，表示用话来表达)。
 妈妈比五年前旧多了。(“旧”和“老”都可以译成хөгшин，但汉语“旧”用来指事物经过很长时间或使用而发生变化；“老”指年岁大。此句应改“旧”为“老”。)
（2）误解词性
 姑娘们一点喜欢这个地方了。(不定量词“点”误用作副词。应改“一点”为“有(一)点”)。
 昨天我在路上见面他了。(误动宾离合词“见面”为动词。“见面”后不能带对象宾语，可以用介词词组作状语的形式把跟谁见面这个意思表示出来)。
(3)指代不清    
  要是我没有汽车，我给你我的。(第一个“我”使用不当。应改成“你”，前后分句的指代关系才恰当。
(4) 混淆近指、远指
  这棵树没有那棵这么高。(比较标准是“那棵(树)”。“那”表示远指。应改“这么”为与“那”顺意的“那么”)。
(5)滥用多余的词
  我住第九楼第三层三一五号。(“第九楼第三层”是表示楼房、层数顺序的。不用“第”)。
(6) 缺少该用的词
 请你稍微等。(“稍微”不能与光杆的动词连用，要么在“等”后加“一下”，与之配用；要么动词重叠“等一等”。表示动作经历的时间短暂)。
(7)两词杂糅
 巴特住院已经十四几天了。(定数“四”与不定数“几”不能连用。应改“几”为与“四”相邻的定数“五”，组成概数)。
(8)误用单、双音节词
    这个城市建设得更加美了。(单音节词“美”与双音节“更加”不协调。应改“美”为双音节“美丽”)。    (9)生造词语
 我感觉得他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汉语里没有“感觉得”的说法。应该改成“觉得”或“感觉”)。

2.句法方面最常见的错误
    单句运用中最常见的语法错误是句子成分搭配不当。
(1)主语和谓语搭配不当
 他个子很结实。(“个子”指身材。“结实”指身体健壮。两者无法搭配。要么改谓语“结实”为“高”或“矮”；要么改主语“个子”为“身体”)。
(2)主语和宾语搭配不当
 这条狗是他。(“是”字前先的词语在意义上不相应。应把“他”改成“的”字词组“他的”)。
(3)谓语与宾语搭配不当
 上个月我们旅行上海了。(“旅行”是不及物动词，后边不能带宾语(“上海”)。可以改成连动词组“去上海旅行”或“到上海去旅行”)。
(4)定语与中心语搭配不当
  打架的戏有意思。(汉语里，没有这种说法，应改“打架的戏”为“武打的戏”。指戏曲中用武术表演的搏斗。)
  他是唱歌学院的学生。(汉语里也没有这种说法，应改“唱歌学院”为“音乐学院”。指专门培养声乐、器乐方面人才的高等学府)。
(5)状语与中心语搭配不当
 雪下得真大，房屋树木都很白。(用“都”和，很”描写被雪覆盖的面积和雪“白”的程度，很勉强。可以把“都很”改成“一片”。表情达意)。
(6)补语与中心语搭配不当
 你来得怎么样?(“怎么样”用来询问性质。趋向动词“来’不具备这种性质，而与时间有关。“怎么样”可改成“早不早”、“早吗”)。
3. 句子成分多余
(1)主语多余
 上帝看愚公搬山很困难，他就下凡了。(“上帝”是主语，后又用主语“他”是多余的，应删掉)。
(2)宾语多余
 那些水果拿来吃它吧。(“水果”是受事主语，动词后不必带指代与主语一致的宾语。删去“它”)。
(3)定语多余
  他们化他们的悲痛为力量。(定语“他们”与主语“他们”重复。应删去多余的“他们的”)。
(4)状语多余    
  王进喜积极地决心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决心”指坚定不移的意志，语义上配不拢。应当删去“积极地)。
(5)补语多余
 请您把这张表填好完。(句中“好”有“完成”的意思。只能保留其中的一个“填好”或“填完”)。
4. 句子成分残缺
(1)缺少主语
 经过一年的努力，使他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去掉动词“使”。原句作兼语的“他的汉语水平”就成为全句的主语了)。
(2)缺少谓语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去旅行的同学明天早上八点从学校。(介词“从”不能作谓语。应在谓语的位置上加动词“出发”)。 
(3)缺少宾语
  如果不听父母，就要挨骂。(“听话”是动宾词组。“父母”后应补上不可缺少的成分“话”)。
(4)定语残缺
  九月的下午我们去参观芦沟桥了。(“九月的下午”容易被误解成整个九月的下午。应当在“下午”前加上“一个”)。
(5)状语残缺
  你没告诉过我，我从来知道这件事。(“从来”多用于否定句。应在“从来”后加上否定词“不”)。
(6)缺少补语
  今天他比我早来。(比较具体时间差别的动词后缺少数量补语。应补上“十分钟”之类词语)。
5.句子成分杂糅
(1)宾语杂糅
 这本小说的内容很丰富，因为是作者写自己的经历事。(此句“经历”可看成名词。在语义上与“事”部分重复。或者删去“经历”，或者删去“事”)。
(2)谓语杂糅
 屈原投江自杀死了。(“投江”、“自杀”、“死”三个词部分意思重复。根据事实只保留“投江”)。
(3)定语杂糅
 我有两个本汉语课本。(名词前只能用一个量词。根据句意删去“个”)。
(4)状语杂糅
 田地好像可能是很肥沃的。(“好像”是“有些像”的意思，含肯定的意味。“可能”表示不能定。这两个词不能混在一起，应删去其中的一个)。
(5)补语杂糅
 这个谜语很难，我猜得不着。(“猜得不着”是可能补语的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的杂糅。按照句子原来的意思去掉“得”)。
(6)状语与补语杂糅    
  这件衣服很便宜极了。(表示程度的状语“很”与表示程度的补语“极”，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里，只得保留其中的一个)。
6. 句子成分的位置不当
(1)主语与谓语错位
 这个电影很好，很多看的人。(“很多”通常不能用作状语。因此，这是一个结构混乱的词组，把“很多”和“看的人”的位置颠倒一下，就是主谓句了)。
 同志，找五毛钱您。(一般地，指人的宾语紧挨着动词。把“五毛钱”和“您”的位置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2)定语与中心语错位(见l、2差异性病例)
(3)状语与主语错位
 都我们去五道口买东西了。(汉语里，用作状语的副词‘‘都”，应放在谓语(“去”)前)。
(4)状语与中心语
 他每天下午锻炼身体从四点半到五点半。(“从…到…”是表示时间的状语。应当按照汉语的语序“把从…到”移到中心语“锻炼”之前)。
(5)状语错位
 我们班都不是亚洲学生，还有几个非洲学生。(此句用“否定全部”的“都不”，与原句意相悖。应把“不”移到“都”前，改成“否定部分”的“不都”)。
(6)补语与中心语错位
 他没上课两天了。(是说“两天”这段时间之内未曾去上过课。应把误用作补语的“两天”移到谓语之前作状语)。
(7)补语与宾语错位
 巴特写信完了。(结果补语“完”和动词结合得很紧，中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应把宾语“信”移到补语的后边)。
    
四、产生病句的原因
 上文所述各类病句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教材的科学性，教师的能力，学生的勤奋程度、学习方法、科研水平等都可能成为产生病句的原因。应当注意到，这些因素往往不是单方面起作用，而是相互影响着。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学生没有掌握汉语体系各层次的规范
 有很多病句是由于学生没弄清楚词、词组、句子在语义上、结构上、使用场合造成的。汉语里的词汇是十分丰富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限定用法，没有一条规律可以让学生一下子学会一切，必须一个一个地记它的词义、词性、语法功能、上下文之间的联系、感情色彩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动脑筋不够，就会产生“2.1词法方面常见的错误”，不能正确使用词组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每年都有学生不知道词组构成、语法特点，经常把词组(跳舞、唱歌、睡觉、谈话等)当作词，甚至分不清词组和句子的区别。这怎么能不出错呢?句子各有其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语义和特定的使用场合，稍稍疏忽或浅尝辄止，就会出现句式的错误、使用场合不恰当等病句就会接连不断地出现。遣词造句要完满贴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下功夫，努力掌握汉语体系各层次的规范。
2.学生进行错误的类比
有些初学汉语的学生喜欢从各处收集自己不熟悉的词语，然后按照本族语“对号入座”，或者不正确地模仿已经学过的词与词之间的构成方式，其结果生造词语，搭配不当等错误比比皆是。殊不知，欲速则不达，学生哪里知道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孤立地堆砌词语是很难正确运用词、词组和句子的。
 3.蒙古语对汉语的干扰。
人们从学说话开始就用本族语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些学习汉语的学生现在要用汉语进行交际，旧的习惯必然起极大的干扰作用。蒙古语与汉语完全不同的，但是需要花大力气，通过各种训练，逐渐培养技能，才能逐步接近汉语体系各层次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这样、那样的病句而已。

研究表明，蒙古学生语法偏误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是蒙汉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导致误用；二是蒙汉两种语言观念（特别是词义和语法观念）的差异导致误用。为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偏误问题适当加以纠正，以便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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